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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想起一些》：
在时光倒流中重现一段爱情

刘燕凌

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怀念李霁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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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6日是李霁野先生120周年
诞辰。回想李老对我的教诲和关怀，心里
既感伤又温暖。李霁野先生长期担任南
开大学外文系系主任，教师和学生都尊称
他为李老。1960至1965年，我在南开大学
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我能走上文学翻译之路，多亏李老的提
携、扶持和鼓励。
大学读书期间很少接触李老，大家都

知道他不仅是教授，还是诗人、翻译家。
他翻译的小说《简·爱》影响深远，因而对
他格外敬重。系里开大会听他作报告，他
那渊博的学识和健谈的口才，具有特别的
吸引力，他讲话条理清晰，略带安徽口音，
语言生动、风趣幽默，无论教师还是学生，
大家都很爱听。
“文革”期间，“工宣队”进校，师生实行

军事编制，李老和我们编在了三连二排二
班，一起服从军代表和工人的领导，又一起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秋天，
我们一起到蓟县（今蓟州区）山村双安劳
动，白天摘红果，摘柿子，收核桃，晚上学
习，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这时和李老接触
的机会就多了。同年冬天又参加拉练去易
县腰山，李老和我们住在一起，一个锅里吃
饭，一个炕上睡觉，一块儿下地干活儿，凌
晨四点紧急集合，我们还帮助李老打背包，
共同的生活使我们更加熟悉彼此，我们对
李老加深了了解，少了几分敬畏，多了几分
亲切。那时候我常常写诗，有一天把写诗
的本子交给李老，请他看看，给予指教。李
老看了一个晚上，笑了笑跟我说：“有两首
改改还可以。”当时我写的那些所谓的诗，
有很多标语口号，缺乏艺术内涵，和真正的
诗歌作品相距甚远，李老虽然没有直接点
破，但他的话让我头脑趋于冷静，开始思考
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诗歌。
从1971年起我开始给学生上基础课。

荒废了六七年宝贵的青春时光，必须抓紧
时间，于是我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充实自

己。1979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苏
文学教研室，给学生讲俄罗斯文学史，教课
的业余时间尝试翻译诗歌，并向报刊投稿，
但是屡投不中，四处碰壁。有一次见到李
老，他问我还写不写诗，我回答说写得少
了，但翻译了一些，就是发表不了，感到苦
恼。李老听了说：“这样吧，选几首你觉得
好的，我给你推荐推荐，试试看，行不行。”
我选了四首克雷洛夫寓言诗和两首莱蒙托
夫抒情诗交给了李老。过了不久，《天津日
报·文艺周刊》（1979年6月21日）发表了克
雷洛夫寓言诗《鹰与鸡》《驴子和夜莺》，《新
港》（1979年第7期）刊载了莱蒙托夫抒情诗
二首《短剑》和《浮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手稿变成了铅字印在报刊上，得到了社会
承认，我心里很激动，也特别感激李老。没
有李老的推荐，我不知道还得摸索多长时
间，也许多次碰钉子以后会变得心灰意
冷。初次成功带给我的除了喜悦，更多的
是信心和力量，我暗下决心，继续译诗，不
断探索，不断进取，力争有所进步，不辜负
李老的扶持和勉励。
有一次我去李老家里，他谈起了自己

早年的经历。他说，他十九岁离开安徽到
北京求学，当时家里人口多，不富裕，他必
须自己挣学费，所以一边在崇实中学读书，
一边编译一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居然可
以维持生活，有时还能给家里寄些钱，接济
家用。李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跟我们相
比，你们的起点高多了，只要持之以恒，必
有收获。不过，你要记住，翻译难，文学翻
译更难，诗歌翻译尤其艰难。英国人翻译
的诗歌不可胜数，但公认成功的只有菲茨
杰拉德译的《鲁拜集》。译诗，需要反复推
敲，精琢细磨，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
起读者。”李老还鼓励我说：“你现在不到四
十岁，我今年七十多了，你要坚持下去，到我
这个年龄，你能干多少事情啊！”李老的话，
不仅记在了我的日记里，而且深深地铭刻在
我的心中，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记得1980年夏日的一天，我在学校图

书馆门口碰见了李老。李老跟我说：“去
北京开会，在书店见到了《克雷洛夫寓
言》，我买了一本送给你作参考。回头你

到办公室去拿好了。”过了两天，我拿到了
吴岩先生译的《克雷洛夫寓言》，他是从英
文转译的，诗体译成了散文。我领会了李
老的用意，他希望我把俄文原作直接译成
汉语，要用诗体翻译，并且要译出一本书
来。李老这种无言的关怀让我永远难忘。
当我完成《克雷洛夫寓言选集》译稿以后，
李老将其列入“未名丛书”第一辑，那是他
和朱正先生共同商定，将由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丛书的名字与上世纪
20年代的“未名社”显然是一种呼应。不
久之后，朱正先生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专职负责《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湖南
的“未名丛书”只出了三本，便因人事变动
而搁浅，《克雷洛夫寓言选集》也就未能在
湖南问世。过了三年，这本书在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出版，我选用“驴子和夜莺”作书
名，因为这首寓言诗是李老推荐发表的，
对我来说，有特别的寓意。还有一件小事
也记在我心里：我翻译了立陶宛一位诗人
的长诗《普罗米修斯之火》，写后记的时
候，想参考一部译成中文的长诗《被缚的
普罗米修斯》，到图书馆去借，图书馆没有
这本书。后来遇见了李老，说起这件事，
他说，我给你到市作协资料室去看看，也
许那里有。过了两天，李老就把书借来
了。说起来事情好像很小，但李老对于晚
辈的关爱之情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1993年秋天，我中风面瘫，大病一场，

不知是谁告诉了李老，李老给我妻子打电
话，一再嘱咐要好好照看，让我别急着看

书，一定要安心休养，要吃好一点儿，耐心治
疗，等好利索了再做别的事情不迟。老人家
足足嘱咐了有十几分钟，我和妻子感动得掉
了眼泪。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还有什么人
会对我这么关心？其实，受到李老关怀的岂
止我一个人！1984年，天津市文联为李老八
十寿辰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举办庆祝会，
有一位军官讲了一件往事，他在南开大学外
文系上学期间，家中突发变故，十分困难，想
要退学，李老知道了，把他叫到家里，单独对
他说，以后每个月资助他十块钱，帮他解决一
点困难，并且嘱咐他，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就这样他得以继续读书，直到家境有所改善，
李老才停止了资助。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二
十多年，他愿意在李老八十寿辰时讲出来，向
恩师献上一瓣心香。这位军官是英语专业
1962年的毕业生，名叫高书宪，大学毕业后
入伍成为解放军，奔赴新疆，在保卫祖国边陲
的岁月里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青春。
由于李老的关怀和指引，我走上了文学

翻译的道路，因此，每出版一本书，一定先送
给李老。可是，我送给李老的书，没有李老送
给我的多。从1984年到1993年，李老给我的
书共有八本：《简·爱》《给少男少女》《被侮辱与
被损害的》《妙意曲》《乡愁与国瑞》《四季随笔》
《唐人绝句启蒙》《唐宋词启蒙》，每一本扉页上
都有李老的签名，每一本书都是无声的鞭
策。现在，每当我看到那工整而有个性的题
词，就情不自禁回忆起李老的音容笑貌，仿佛
他在含笑注视，问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翻译
诗歌是不是反复推敲，精琢细磨。想到这一
点，我就不敢懈怠。李老一生的译著超过五
百万字，他那孜孜以求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
的典范。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但退而不休。
李老八十仍然译诗，九十还在著书，是我心中
学习的榜样。我要持之以恒地从事翻译和著
述，为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李
老的著作摆在我的书架上，仿佛李老就在身
边，我仍然可以和他对话交流。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李老的学生，李老

对我的关怀和指教，铭记在心，永远难忘。

我对于梁斌先生最初的印象不是来自他本人，而是他的作品《红旗
谱》。自己不一定为芸芸大众所知，而作品名扬天下，这也许是作家最大
的骄傲。对于作家来说，为什么要写作？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想表达的情
愫，都在作品之中，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成为读者，能走进自己所营造的世
界，那么作家的追求和作家这个职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同时达成。
梁斌先生跟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先生去世于1996年，上世纪90年

代中前期我已成年，并且也已开始文学创作，但我和梁斌先生从未谋面，
也没有过交集。不过，文学的名义使然，也可以说梁斌先生和我有所关
联，因为他的为文对我有所启蒙，而他的为人也给过我很大的触动。
我和梁斌先生的“缘分”始于《红旗谱》。我并非先阅读了小说原

文，而是先收听到电台的小说广播，播讲人是天津电台的关山老师。上
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痴迷于《红旗谱》的小说广播，中午下
课飞奔回家不是先吃午饭，而是先听广播。这是纯粹意义的文学教益，
长篇小说的“三部曲”概念，我就是通过《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这
三部小说知道的，甚至我那时也天真地想
过，我也要有朝一日写出我的小说“三部
曲”，虽然现在看起来实现无望，但那也是对
我文学理想的最初触动。从梁斌先生的“三
部曲”中，我获得的还有对文学作品标题的
锤炼认知。要知道，一部伟大的作品有一个
好的标题，这简直太重要了。我也是从那个
时候就开始注意观察不同文学作品的标题，
理想总是悄悄埋下，而教授本领的方式不一
定都是有意的和“手把手”式的。梁斌先生
的大作我听了读了，并且对我产生了很大影
响，这是最好的学习。在一定意义上说，梁
斌先生是我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小说《红旗谱》的开头震撼了我，听了广播

之后，很快我就找出小说文本来，那是我少年
时代较早阅读的长篇小说，至今仍记得阅读时
的感受。开头的“平地一声雷”，让我感慨了很
久，文字是可以有力量的。直到现在也还没
有忘掉的文字细节还有“朱老巩拿起脚就
走”，记得那时我费解了好长一段时间，为
什么脚可以“拿”起来，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
确实理解起来有难度。后来我知道了少量方
言写作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较好效果，知道了
文学修辞的抽象和颠覆，才愈加觉得这个脚
“拿”得好。我记住了小说中严家的那块“宝
地”，还有那只叫“红脯”的鸟，这都是美好的文
学意象，让一个文学少年念念不忘。
和梁斌先生在电视机前的一次“见面”，

让我多少有些“失望”，但又由此对文学和人
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几十年来我的记忆清
晰极了。我原来一直认为大作家
应该风度翩翩、器宇轩昂，但梁斌
先生就是一位朴实的老人。这对
我的文学观有很大的影响——这
就是文学，文学伟大，但文学也是
件很普通的事情。而梁斌先生在
电视访谈节目中的发言内容，对
我为人也有很大影响，他说，很多
对他赞美的报道他不看，他怕“翘
尾巴”，这句话当时对我就是猛然
一震，让我思考了很久，以后也以此为警醒。感谢文学，如果不是怀着对文
学的热爱，我不一定会关注梁斌先生参加的电视节目，但看了那个访谈让
我记住做人担心翘尾巴的自省意识，这是人可贵的品格。一个早已功成名
就的老作家还这样谦虚和清醒，让我见识到了不起的人生修为和境界。
中国现当代的作家、文人，风流倜傥和博学多才的太多了，但在我

看来，偏偏是朴实的梁斌先生十足诠释了文人的形象。不说更大的“文
人”概念，只说作家，作家毕竟要有一些人文学科的综合能力和传统文
化功底。梁斌先生在书法和绘画领域有很高成就，并且这成就并非来
自他的文名、级别或社会地位，就是书法和绘画艺术本身，他水平很
高。能书能画的作家，在当代也有不少，但有梁斌先生这样的“单项”和
“全能”能力都达到较高水平的，着实不多见。梁斌先生还是一位报人，
他有“好几支笔”，写小说和写报道本来是两件事，并不相通，甚至相互
扯皮，但他都能做好，也是不易。
近年来我还注意到很多文章提到梁斌先生涉足表演的往事。那个时

代，也是囿于人才稀缺，文学和文艺的区分尺度并不鲜明，为了宣传之需，
很多文人不仅要当编剧写剧本，而且还要亲自扮演角色参与演出。梁斌
先生的表演当然没有录像留下来，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他的表演并非
是工作所需，而是文人素养的一部分，表演是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方式，也
是再创作，这是才华、天赋，也是千锤百炼得到的经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
能登台表演的，而艺术门类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梁斌先生融会贯通了。
记得那一年我做律师不久，驾车到保定办案子，回程路过蠡县，那里

是梁斌先生的故乡。我特意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想去梁斌先生的梁家庄
看看。那是初夏，天气已经有些热了。我没有找到梁家庄，那时汽车和手
机都还没有导航的功能设置，停车问了几个人，指的路不一样，又加上有
的路在施工，总之是没有去成。当时我的车上还有几个伙伴，我没有告诉
他们我的朝圣心态和对少年时代情怀的追忆，我相信如果告诉了他们，他
们也许会支持我继续找下去。我想，我一定会再来的。

本周推介的佳片是上映于2021
年的日本爱情片《稍微想起一些》，
该片采用的是倒叙的叙事手法。这
种叙事方式很多影片都使用过，如
悬疑冒险电影《记忆碎片》，就是用
大量倒叙和插叙的方式，表现男主
人公混乱的记忆；再如科幻动作片
《信条》，导演诺兰更是用倒叙大玩
时空概念，专门和观众反着走。

爱情电影中的倒叙方式也很常见，比如影片《暖暖
内含光》，假设记忆被删除，两个人还会不会再次相爱；
又如影片《玫瑰人生》，让主人公不同的人生阶段交织在
一起，来展现艾迪丝·皮雅芙这位法国著名香颂女歌手
的传奇一生。
《稍微想起一些》这部影片更是把倒叙方式玩到

了极致。片中男主角是个因为受伤而放弃梦想的舞
蹈演员，女主角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影片用倒叙的
方式展现了他们之间六年的爱情故事。

2021年7月26日，佐伯照生迎接34
岁生日，起床后惯常地为仙人掌浇水，
身体随着收音机音乐摆动，就算是生
日，身为灯光师的他仍如常工作，照亮
台上每一位舞者。同一天，的士司机叶
驾驶着的士在疫情下的东京夜路上行
驶。途中，叶跟着乘客下车，突然被不
知从何处传来的踏步声吸引，她不知不

觉走到声音的源头，竟看见正在台上起舞的照生。时间
年复一年倒退，电影刻画了照生和叶的爱情起点及相遇
一刻，与两人一起回到恋爱终结时。

本片男女主角的饰演者虽然都是“90后”的日本青年
演员，但他俩都是童星出身，已经在影坛拼搏多年。男主
角佐伯照生的饰演者池松壮亮12岁时，就和好莱坞著名
演员汤姆·克鲁斯在电影《最后的武士》中有精彩对手
戏。女主角叶的饰演者伊藤沙莉更厉害，9岁时就出演了
电视剧《14个月，妻子变回了儿童》，她演的角色是一个内
心年龄36岁的9岁女孩。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演员从小
的梦想都不是成为一名演员。池松壮亮儿时的梦想是成
为一名棒球运动员，父母就以送他进棒球社为交换条件，
把他哄到了试镜公司。没想到表演真的开启了他人生的
另一扇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边演戏边打
棒球。有意思的是，目前看起来还是电影的魅力更大，今
年34岁的池松壮亮已经出演了五十多部影视作品，还多
次在中国电影里客串出演。

伊藤沙莉的成长故事则更加曲折，
她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孩子的童年。在她
很小的时候，父亲经营的建设公司倒闭，
人也跑了，他们兄妹三人是由母亲和姨
妈抚养长大的。她曾经回忆说，那时候
虽然五个人挤在一个很小很破旧的公寓
里，但却让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尽管
很小就开始演戏，也非常崇拜日本著名
女演员树木希林，但伊藤沙莉其实一直

都有一个当舞者的梦想。也许有一天，在伊藤沙莉的不懈
努力下，观众能见证她实现自己的梦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可能正

是两位主演拥有这样错位的梦想和人生，才促成了《稍微想
起一些》这部影片的拍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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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些》，4月21日15:29“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

继续。

古人文史笔记，三行五行、百字成篇，那
不叫“补白”。补白是报刊铅印时代的产物。
文稿先排字再组版，版面未满，留有“天窗”，
需字数相当的短文填空，这是补白。旧时报
界有“无白不郑补”之说，新闻纸不仅造就了
编辑家、名记者，还造就了许多报章体写作的
高手，比如以篇幅精短而多产著称的郑逸梅，
就有“补白大王”之誉。散珠成串、集腋成裘，
他一生出版文集逾八十种，靠着多读书、多收
藏，广闻博记勤动笔，由“报屁股小稿”写手，
升华为文史著作家。

上海长寿路的亭子间，我叩开郑逸梅家
门，是在1988年一个暑热尚存的秋日。郑先
生发型齐整，灰衬衫扎在裤子里，94岁高龄
的老人穿着依旧整洁利索。

郑家四世同堂。挺陡的楼梯旁，有属于
逸梅老人自己的空间，书房兼做卧室，也在这
里会客。大约是先生乐于向初访者介绍室
名，他指着贴在书柜上方的“纸帐铜瓶室”纸
幅，说这是周信芳的女婿在美国写了寄来
的。看落款，“戊辰谷雨张中原于纽约”。屋
里到处摞着书籍。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一
把藤椅加一把木椅，几乎没留下插脚之地。
置身于略显局促的空间中，得见书桌上的玻
璃缸，里面水浸着五颜六色的雨花石。

先生还特别介绍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幅
《琵琶图》，“孙女搞美术，这是她的画。我的
两部书，也是她画封面。”语调里充满甜蜜的
祖孙亲情。说着找出《逸梅杂札》，封面画梅。
我问：“身体好吧？”先生回答：“不大好，前

些天查出心脏病。”言及保健，他有自己的信条：
“一辈子不曾锻炼身体，只求胸襟开阔，什么也不计较，心情舒畅能益寿。”两
三遍地重复，又在纸上写下“胸怀磊落”四字，用笔指点着：“就这个。”
听上海社科院盛巽昌讲，逸梅先生集藏颇富，特别是信札。我向郑老

求证，他说，“许多年的用心，慢慢积攒起来，其中有明清时代的。被抄去，
那些人又不懂，毁掉了。”
说起来，集邮比较大众化，主打邮票收藏，兼及信封明信片；而信

札集藏则是另一番天地，看重“信皮儿”，更重“信瓤儿”——信札见证
生活，保留历史的细节，又是人际交往的真切痕迹，原汁原味还富有情
感温度。治文史、习掌故的郑逸梅先生热衷信札集藏，可见他获取第
一手材料的渴望和路径选择。这是为了治学与写作的集藏。他也会
和藏友交换，让给津门书画家巢章甫的藏品中，即有民国时期袁克文
和方地山在津过从的材料。
小床床头墙上挂着直幅，陈宝琛所书，落款“八十四叟陈宝琛在沽

上”，这对我这位天津访客来说特别惹眼。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师
傅。清帝逊位后，仍以“帝傅”身份留在清宫。1925年2月，溥仪逃到天津
日租界，陈宝琛追随左右，家眷也随之前来。1931年，溥仪在日本特务策
划下潜赴东北，建立傀儡政权。陈宝琛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大义，拒受伪
职，保持了民族气节。郑先生讲，陈宝琛在天津写这幅字，“铁画霜棱肃我
襟”，录其七律旧作，书赠胡汉民。当时，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热播，我
建议就陈宝琛这件书法写写文章，“纸帐铜瓶室”主人欣然接受。
告辞时，我请先生在集邮明信片上题字留念。他问，写什么好呢？我

说，讲讲做学问写文章吧。逸梅老人执钢笔，一笔一画地题写：“读书励
志。郑逸梅年九十有四”，钤上印章。然后，递过明信片，说：字写得不好，
手腕有炎症。
过后，郑先生来信，又言及写字：“近日右腕更僵木，字更草率。”他在

意自己的写字，一是少年时受小学国文老师的影响，那位老师是前清秀
才，书法工整遒美；一是执教生涯使然，他古稀之年才退休。“补白大王”其
实还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任中学校长多年。郑逸梅说，这一生最值得
记述的，一是写作，一是教书。

我藏有一方寿石工治的印，还有一方金禹
民为我治的印，这师徒二人的作品各具特色。

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名玺，字
石工、务熹、硕（音石）功，号印丐、燕客、园丁、无
量、珏公、珏庵，还有冷荷亭长、石尊者等别
号，斋名湘怨楼、辟支堂、含光簃、绿天精舍、
春声馆、铸梦庐等。寿石工先生极喜爱赵之
谦和吴昌硕的印，曾见吴昌硕自号“五湖印丐”“十
亩园丁五湖印
丐”，故而他又号
“印丐”。

巢章甫《海
天楼艺话》有“不
食鱼斋”一文，写
道：“山阴寿石工
夫子，食舍鱼。
刻一印曰‘不食
鱼斋’。盖幼时久病，医令食鱼四十九日，不许进
他食，并不许加佐料，仅以白水汆之。初无所苦，
逾十日，即生厌，渐致呕吐。达念余日，即废，不能
从四十九日之教也。其后遂不能食鱼。”清代梁
鼎芬有“食鱼斋印”，石工先生则反其意，刻制多方
“不食鱼斋”印。

寿石工之父寿镜吾先生（鲁迅在绍兴三味
书屋读书时的启蒙老师）曾宦游山西，寿石工
随父就学山西大学堂，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辛
亥革命。民国后定居北京，与陈师曾等人创办
美术专科学校，并在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古文、
诗词、篆刻等。寿石工亦是“南社”成员，并参
加湖社画会的活动。

石工先生的篆刻，初师秦汉，后又吸取吴
熙载、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名家之长，作

品具有古雅之风，其小印尤精，犹如书家小楷，即
使印小而刻工之精美为他人所不及，故上世纪40
年代石工先生即有“执北方印坛之牛耳者”的美
誉。从而学者有金禹民、巢章甫、温庭宽诸先生。
我收藏的这方寿石工先生治的印，是在一块

寿山冻石上刻阳文“铁罋畴人”四字，落款“印
丐”。此印高3.2厘米、横1.4厘米。在这么小的
一块印石上刻制如此复杂笔画的字，而且笔笔

精 到 ，一 笔 不
苟，极为难得，
因此被我视为
至宝。

我还有一方
金禹民先生为我
治的印，是高学
仁代为向金先生
索刻的。

金禹民（1906—1982），满族镶黄旗人，姓马佳
氏，原名马金澄，字宇民。后以金为姓，改字禹
民，号宜斋，别署自耕老人、单臂翁等。巢章甫先
生讲：石章钮或有损坏，金先生能补救如旧时。
巢先生还讲：金禹民多能，擅于雕塑人物并能制
砚，刻铭尤能神形并传不爽毫发，收藏家如徐端
甫、郭啸麓、马绍眉，每有铭辞，必属禹民刻之。
金禹民先生 1939 至 1949 年任北大篆刻导

师，1949 年后任职故宫博物院，1973 年患病致
半身不遂，但仍能单臂操刀治印，我的这方“崔
锦所藏”印就是他病后刻制的。落款“乙卯大暑
禹民支臂刻”，乙卯即1975年，就是金先生病后
两年所刻，但刀法依旧十分精彩，令人敬佩。他
还转告我此印石极佳，钮也刻制得十分精致，嘱
我好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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